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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巴金研究引论：追梦少年


向洪全

（重庆工商大学 外语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五四运动”让巴金开始接触到风起云涌的外部世界。巴金吸收了这一思想大潮
中，与自己个性相合的安那其主义，并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自此，他以手中那支译笔，广泛

翻译介绍国外的安那其主义思想文献，并为之奉献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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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巴金，成绩卓著的翻译家、作家，１９０４年 １１

月２５日，农历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年）十月十九
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官宦

家庭。本姓李，名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召

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

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

拜，召伯所说。”笔名“巴金”，首署于１９２８年在法
国时所撰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其成名作

《灭亡》，首见诸报端则是１９２８年９月９日在法国
所译，发表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０日《东方杂志》第二
十五卷第十九号的托洛茨基（ЛевТроцкий／Ｌｅ
ｏｎＴｒｏｔｓｋｙ）所著《脱落斯基的托尔斯泰论》，简称
《托尔斯泰论》（ＬéｏｎＴｏｌｓｔｏ）①。

二、家庭影响

巴金母亲陈淑芬，知书宽仁，教之以爱。巴金

称母亲为自己“第一个先生”：“她教我爱一切的

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

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

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

骂。”（巴金，１９４９：１９）

父亲李道河，１９０９年至 １９１１年任四川广元

知县。时值巴金五岁，一家人随父前往，住县衙

内。曾见父亲坐堂审案，犯人受刑却叩头谢恩，深

感不解，亦初觉世间之不平等。（巴金，１９３８：６４）

父母宽厚，两年后父亲辞官回到成都，巴金自

由与“下人”交往，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朴素的正

义、忠诚与信仰。历尽社会不公的轿夫老周“他

并不憎恨社会，他还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忠实

地生活”，并劝告巴金：“火要空心，人要忠心，”

“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

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

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巴金，１９４９：２２２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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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忠心”，根据巴金的理解，也就是“依照自己的

所信而活下去”（巴金，１９４９：２２）。巴金称轿夫老
周为自己“第二个先生”。（巴金，１９４９：２１）

巴金的幼年时光，是在爱的怀抱中度过的。

他自问自答说：“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我

常常拿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当我这样问的时候，

最先在我的脑子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

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

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巴金，１９４９：５６）
然而，１９１４年，母亲病故；１９１７年，父亲病故。

那个原本殷实和睦的大家庭，在敏感的巴金眼中，

俨然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仇恨的倾轧与争

斗掀开了平静的外表；势力代替了公道；看着许多

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囚牢里挣扎、受

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自己却无能为力；在自

己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磐石般压制着沉重

的陈旧观念和长辈的威权。于是，“憎恨”的苗在

巴金的心上发芽生叶，紧接着逝去的父母的

“爱”，便是一个“恨”字。（巴金，１９４９：６７）这一
“爱”一“恨”，在巴金心里生根发芽，最后竟成就

了他毕生的事业———不过，这是后话了。

三、初开眼界，确立理想

从１９１７年起，十三岁的巴金开始跟随在成都
外国语专门学校念书的“香表哥”濮季云，利用晚

上时间学习英文。１９１８年秋，巴金曾进成都基督
教青年会（ＹｏｕｎｇＭｅｎ’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英
文补习学校，一个月后因病辍止回家，于是继续跟

随表哥学习。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１９年，“每天晚上他
到我家里来教我，并不要报酬。这样继续了三

年。”（巴金，１９３８：１０５１０６）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种新思潮涌入

四川。自此，巴金开始大量接触到《新青年》《新

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

界》《北大学生周刊》等各种宣传新思想的书报杂

志。他跟兄弟姊妹们一起，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

新思想：“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

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轻易放过。”（巴金，

１９３８：１１７）
其中，对巴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三个译介

而来的东西。一本社会革命宣传小册子：俄国克

鲁泡特金（ПётрАлексеевичКропоткин／Ｐｅｔｅｒ
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的《告少年》（法文名：Ｌ’ＡｐｐｅｌàｌａＪｅｕ
ｎｅｓｓｅ；英文译名：ＡｎＡｐｐｅａｌｔｏｔｈｅＹｏｕｎｇ）；一个剧
本：波兰廖抗夫（ＬｅｏｐｏｌｄＫａｍｐｆ）的《夜未央》（法
文译名：ＬｅＧｒａｎｄＳｏｉｒ：ＰｉèｃｅｅｎＴｒｏｉｓＡｃｔｅｓ；英文译
名：ＯｎｔｈｅＥｖｅ：ＡＤｒａｍａｉｎＴｈｒｅｅＡｃｔｓ）；一集刊载
安那其主义（亦译作无政府主义）文章的杂志：北

京大学安那其主义组织“实社”编辑的《实社自由

录》的第一集。

首先，是《告少年》，译者署名真民①，改写节

译本。该文最初于１８８０年发表在克鲁泡特金本
人主编的法文报纸 ＬａＲｅｖｏｌｔｅ（《反抗者》）上，不
久便作为宣传小册子Ｌ’ＡｐｐｅｌàｌａＪｅｕｎｅｓｓｅ单独出
版。这份宣扬安那其主义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

义的战斗檄文，很快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其中英

文本即名为 ＡｎＡｐｐｅａｌｔｏｔｈｅＹｏｕｎｇ（译者 Ｈ．Ｍ．
Ｈｙｎｄｍａｎ）。中文本在１９４９年前就有三个译本，
一个就是真民译本，一个是旅东译本，另一个则为

巴金本人１９３５年４月所翻译（译名《告青年》）。
在《告少年》中，针对那些学得一门技艺刚出

师或刚从学校毕业，正要步入现实生活的年轻人，

置问道：“我去做什么事呢？”（克鲁泡特金，１９２１：
１）继而又问：“怎么样可以使你们底意想变成了
事实？”（克鲁泡特金，１９２１：１）

作者设想受众为两种人，一类受过良好教育，

一类为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贫寒子弟。前者举例医

生、科学家、法律工作者、工程师、教员、作家及艺

术家，以生动的事例，强有力的热烈语言，分析论

证对于一个有真正良知，关注普通民众疾苦的人，

一切因循传统道路的做法都毫无助益，而唯一只

能“入了那社会党，同着他们去改革这腐败的社

会”，“向那穷人群里去”，（克鲁泡特金，１９２１：１１）
为大众“求真理，求公道，求平等”，（克鲁泡特金，

１９２１：１４）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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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作者又口锋一转，向遭受不义的压迫、

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阶级青年男女摆事实讲道

理，呼吁他们一道参与革命事业，因为“惟有这个

法子可以胜那奴隶主义，破除一切旧习，开通一条

新路，成了社会上的真平等，真自由，众人合力去

工作，众人同享幸福，这才是正当的人生哩！”（克

鲁泡特金，１９２１：１７）
真民在译后附言中说：“克氏此篇文章，语语

足以动人，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无政府主义即纯

极正之人道也”，并最后以亦见于他翻译的《夜未

央》的两行诗作结：

漫天撒下自由种

伫看将来爆发时

（克鲁泡特金，１９２１：１８）

《告少年》的一大特色是文笔简练朴实，感情

真诚热烈，举例切近每类目标受众真实生活，生动

而有说服力，因而感动了世界众多国家的青年，以

及反抗统治阶级奴役、企盼革命、追求平等自由的

所有人。

巴金本人就有过这样的激动：

我想不到世界上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

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

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

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

笑。（巴金，１９４９：８）

其次，是廖抗夫的《夜未央》，译者署名李煜

瀛，改写编译本。巴金在读过令自己热血沸腾的

《告少年》后不久，“看见上海报纸上载有赠送《夜

未央》的广告，便寄了邮票去。在我的记忆还不

曾淡去时，书来了，是一个剧本。”（巴金，１９４９：９）
《夜未央》以１９０５年的沙皇俄国为背景，通

过剧中人物桦西里、昂东、昂东的妻子苏斐亚、党

大乐、马霞、安娥等俄国民粹派革命者与沙皇警

察、宪兵的斗智斗勇，为推翻专制黑暗的沙皇统

治，不惜牺牲爱情、家庭、个人自由，不惜以自己生

命敲响革命的“血钟”，以“唤醒那一个个的同胞”

（廖抗夫，１９２０：４０）。戏剧最后在激昂的“我辈向
前进！我辈猛向前进！”（廖抗夫，１９２０：１７３）的呼
声中落幕。

剧本的《序一》只简单的一句话，很具煽动

性，分作两行：

天下第一乐事

莫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

———虚无党语（廖抗夫，１９２０：２）

１９２０年，费哲民在为该译作所写《导言》中
称，“‘漫天撒下自由种，伫看将来爆发时’，这两

句话，便是平民的钟声，未来的福音”，并引用托

尔斯泰（ＬｅｏＴｏｌｓｔｏｙ）的话说：“自由非赠品啊，自
由的代价，曰血与泪。”（廖抗夫，１９２０：３）这出戏
剧在当时流传甚广，影响甚远，据费哲民说，在

“法、英、美、德、瑞、俄、波……等国都有出演过

的，其中在巴黎演的次数最多，一次竟连演过四十

天。”（廖抗夫，１９２０：６）
《夜未央》译介到中国后，在中国读者中也产

生了极大影响，典型如巴金：

我形容不出这本书给我的激动。它给我打开

了一个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国家的青年

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景中

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的事业。（巴金，１９４９：９
１０）

在《信仰与活动》一文里，巴金对《夜未央》和

《告少年》还有过如此的评价：

我相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

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

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

是剧本，我们还把它排演过。（巴金，１９３８：１１６）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

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

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

马上消灭。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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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

剧，我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

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

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巴金，１９３８：
１１８）

过后不久，巴金又意外得到北京大学安那其

主义团体实社编辑的《实社自由录》的第一集，从

中读到高德曼（ＥｍｍａＧｏｌｄｍａｎ）关于安那其主义
思想的三篇文章：《爱国主义》（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超海
译）、《无政府主义》（Ａｎａｒｃｈｙ）（霜译）和《结婚与
恋爱》（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Ｌｏｖｅ）（震瀛译）。

《实社自由录》专注于研究各种社会主义思

潮，尤其是克鲁泡特金和高德曼的思想。它虽然

只出过两期，却影响深远。据其创办者之一的袁

振英说，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助理员

时候，曾读过《实社自由录》，并深受其思想的影

响。（李继峰，２００９：３０）另据毛泽东本人讲，他当
时读过一些安那其主义小册子，还常常与一位叫

朱谦之①的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

前景”，并说“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

义的主张。”（埃德加·斯诺，１９７９：１２８）
《实社自由录》第一集刊印于１９１７年７月。

就翻译方法而言，里面高德曼的三篇文章都可算

作是编译，不过主要思想传达却很清楚。《爱国

主义》以事实数据证明，所谓爱国主义，无非“奸

猾者之护符”（ｔｈｅｌａｓｔｒｅｓｏｒｔｏｆｓｃｏｕｎｄｒｅｌｓ），“杀人
之制造场”（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ｊｕｓｔｉｆｙｔｈｅ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ｏｆ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ｍｕｒｄｅｒｅｒｓ［意译］），“其野蛮卑劣
之手段，则较宗教为甚”（ｆａｒｍｏｒｅ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ｂｒｕ
ｔａｌ，ａｎｄｉｎｈｕｍａｎｅｔｈａ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实则所谓爱国
主义者，乃作伪、自私、自骄之代名词也”（Ｉｎｄｅｅｄ，
ｃｏｎｃｅｉｔ，ａｒｒｏｇ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ｇｏｔｉｓｍａｒｅ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高曼，１９１７：１）（Ｇｏｌｄｍａｎ，１９１１：
１３４）呼吁一旦时机成熟，必定将现有社会改造为
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

《无政府主义》则宣称，安那其主义的目的和

主张就是要改造恶劣的现实社会，要消除一切阶

级划分和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别，并界定说：

无政府主义者，根据自由之原则，以讨求新社

会秩序之哲学，不受人为律之束缚；世界各种政

体，悉根据于不正当之习惯而成立；无政府主义，

认为谬误有害，当然属于废除之列。（高露曼，

１９１７：７）
（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ａｎｅｗ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

ｌｉｂｅｒｔｙ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ｂｙｍａｎｍａｄｅｌａｗ；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ａｔａｌｌｆｏｒｍ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ｓｔｏｎ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ｒｏｎｇａｎｄｈａｒｍｆｕｌ，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ｕｎｎｅｃｅｓ
ｓａｒｙ．［Ｇｏｌｄｍａｎ，１９１１：１３４］）

第三篇《结婚与恋爱》，探讨传统婚姻制度给

妇女带来的不公和造成的不幸，宣扬妇女解放，主

张恋爱自由。高德曼认为：

婚姻制度，使女子为寄生虫，为极端之依赖，

灭其能力于竞存之方，绝其社会上之感情，杜绝其

希望，欺罔其正当之保护。婚姻者，不过一陷阱

耳。而于人类性情观之，亦若沐猴而冠而已。

（高曼，１９１７：３３）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ｍａｋｅｓａ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ｏｆ

ｗｏｍａｎ，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Ｉｔｉ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ｔｅｓｈｅｒ
ｆｏｒｌｉｆｅ’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ａｎｎｉｈｉｌａｔｅｓｈ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ｎｅｓｓ，ｐａｒａｌｙｚｅｓｈｅｒ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ｍｐｏｓｅｓ
ｉｔｓｇｒａｃｉｏｕ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ｉｎ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ｓｎａｒｅ，ａ
ｔｒａｖｅｓｔｙｏｎｈｕｍａ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Ｇｏｌｄｍａｎ，１９１１：
２４１］）

这三篇文章，继《告少年》和《夜未央》，可谓

来得恰如其时。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那里面

高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应该是说把

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干净了。在这时候我才有了

明确的信仰。”（巴金，１９４９：１０）并且称高德曼“我

的精神上的母亲”，说“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

８２１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０卷

① 朱谦之，１８９９—１９７２，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早年曾信奉无政府主义。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兴起之际，
正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参与当时影响广远的无政府主义杂志《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奋斗》的编辑工作。



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巴金，１９３８：１１４）
在读过高德曼文章的大约两个月后，巴金在

１９２１年２月２０日刊发的成都《半月》第十四号上
看到《适社的旨趣和大纲》，并深为所动，于是写

信给《半月》编辑部要求加入，先是作为《半月》同

人，进而做了该刊编辑。５月，巴金与《半月》编辑
部成员一道组织成立具有安那其主义倾向的秘密

团体“均社”，发表《均社宣言》，并自此自称为“安

那其主义者”。①

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５日《半月》第二十四号，因发
表文章反对军阀政府禁止女子剪发而遭禁，巴金

与其同仁转而参与《警群》编辑工作。但因与《警

群》原创办者意见不合，只出过一期，原《半月》八

位同仁便集体发表声明脱离该刊。半年后，巴金

再参与创办由成都安那其主义联盟主办的《平民

之声》周刊，由巴金主持编辑事物，通讯处也设在

巴金家里。（巴金，１９３８：１２５）尽管从第一期就遭
到警察的干涉和限制，《平民之声》还是刊出了十

期。这些经历，也为他将来人生中的编辑出版工

作以至创作活动，积累下了初步经验。

四、无归无悔的执笔人生之开端

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２３年上年离开成都，其间，巴
金创作发表过几组小诗和一篇散文，但比较重要

的是几篇体现和宣扬其安那其理想的论评文章：

《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五一纪念感

言》《世界语（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之特点》《Ｉ．Ｗ．Ｗ．与中
国劳动者》《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

而作为翻译家，最值得一提的，是巴金翻译生

涯的第一篇译作《旗号》（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这是一个
短篇小说，从英译本转译，作者俄国迦尔洵

（Всеволод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аршин ／ Ｖｓｅｖｏｌｏｄ
Ｇａｒｓｈｉｎ），ＲｏｗｌａｎｄＳｍｉｔｈ英译。该译作发表于
１９２３年《草堂》第二期，译者署名佩竿。故事讲述
饱受社会不公、有着反抗精神的瓦西里，出于报

复，撬开铁轨。同事西孟为救同在车上的众多无

辜者，拿刀子戳穿左臂，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从帽子

上撕下来的一块棉布，然后将布块像红旗一样系

在一根杆子上，向火车司机发出信号。西孟因失

血过多昏厥倒下，但旗子并未因此倒下，因为瓦西

里本人接了过来高举在手里。火车终于及时停了

下来。瓦西里勇于担当，说：“缚住我。我拆开了

这段铁轨！”（迦尔洵，１９２３：５３）（Ｂｉｎｄｍｅ；Ｉｈａｖｅ
ｐｕｌｌｅｄｕｐａｒａｉｌ！［Ｇａｒｓｈｉｎ，１９１２：１２］）

小说中有两句瓦西里教训西孟的话，很能说

明问题：“在这地球上没有更比人类还凶恶的野

兽了。狼并不吃狼，但是人却欣然地吃人呢！”

（迦尔洵，１９２３：４３）（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ｗｉｌｄｂｅａｓｔｏｎｔｈｉｓ
ｅａｒｔｈｍｏｒｅｆｅｒｏｃｉｏｕｓ，ｃｒｕｅｌ，ａｎｄｅｖｉｌｔｈａｎｍａｎ．
Ｗｏｌｆｄｏｅｓｎｏｔｅａｔｗｏｌｆ，ｂｕｔａｍａｎｗｉｌｌｒｅａｄｉｌｙｄｅｖｏｕｒ
ｍａｎ．［Ｇａｒｓｈｉｎ，１９１２：４］）“把一切不幸的事委之
于上帝，自己却坐着，忍受着，兄弟，这不是人，不

过是一个禽兽罢了。”（迦尔洵，１９２３：４３）（Ｔｏｐｕｔ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ｕｎ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ｏｎＧｏｄ，ａｎｄｓｉｔａｎｄｓｕｆｆｅｒ，
ｍｅａｎｓ，ｂｒｏｔｈｅｒ，ｂｅｉｎｇｎｏｔａｍａｎｂｕｔａｎａｎｉｍａｌ．
［Ｇａｒｓｈｉｎ，１９１２：５］）

从巴金当时的安那其革命激情来看，他之所

以选择翻译这篇小说，主要应是看中了这一控诉

专制、勇于反抗的战斗精神。这种战斗精神，在巴

金后来的翻译生涯中，几乎可以说也是其主色调。

不过，这小说里还包含着另外的主题，那就是人道

精神与担当。

同时，从这里也可看出，巴金翻译活动的选择

性和明确目的性。这一点在他后来六十载的翻译

生涯中，表现得尤为不含糊。凡不合于他人生与

社会理想，不能为他的奋斗目标服务的，无论文学

成就多高，也难以进入他选择的视野。他曾说，

“现在文科学生都知道说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

等如何伟大，然而，对于这几位文豪我却没有好

感。”（巴金，１９３８：１７２１７３）而对于同一个作家，如
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СергеевичПушкин／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Ｐｕｓｈｋｉｎ），巴金曾翻译他的《寄西伯利亚的音
信》（ВСибирь／ＭｅｓｓａｇｅｔｏＳｉｂｅｒｉａ），却甚至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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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化生活出版社１９４９年４月版《短简·我的幼年》（第１２页），巴金措词为“我被人称作‘安那其主义者’”，而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１０页），则直接说“我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



提及他最为知名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

金》（ЕвгенийОнегин／ＹｅｖｇｅｎｙＯｎｅｇｉｎ）。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接受哈罗·

封·塞恩尔（ＨａｒｒｏｖｏｎＳｅｎｇｅｒ）采访时，当被问及
其翻译方面情况时，巴金说：“我翻译的作品都是

我喜爱的。”（巴金，１９９３：６０９）后来 １９８８年 ４月
２２日，在为《巴金译文选集》写的序言里，巴金又
说：“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

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

章。”（巴金，１９９１：１）他进一步又说：

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

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

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

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

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

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

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巴金，

１９９１：２）

１９９５年 ７月 １９日，巴金在为《巴金译文全
集》第一卷写的代跋里，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并

说：“我做翻译工作，只是为了借用别人制造的武

器。”（巴金，１９９７：５０９）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想
主义战士的巴金反复强调自己不是翻译家：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

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

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

会起一点作用。（巴金，１９９１：１）

五、前路漫漫

最后，再把话题转到少年巴金的人生路途上

来。巴金接触到对其理想人生影响深远的三份出

版物之际，正值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据

他讲，祖父①去世后不到半年，“在一九二○年暑
假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

读到预科、本科，在那里接连念了两年半的书。”

（巴金，２０１０：７２７３）②

但由于巴金没有中学毕业证，在学校被改为

了旁听生，自然也就拿不到毕业文凭。不过尽管

如此，收获还是不小。１９４８年５月３１日，在给法
国明兴礼（Ｊ．Ｍｏｎｓｔｅｒｌｅｅｔ）博士的信中，他这样写
道：“从十四到十八岁，我已经读了很多的从欧美

翻译的小说［……］③从十九岁时④，我已开始读用

英文写的外国小说了。”（明兴礼，１９５０、１９８６：５１）
而在１９５８年４月的另一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中，
他又特别提到两部作品：狄更斯（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
ｅｎｓ）的《大卫·考柏菲尔》（ＤａｖｉｄＣｏｐｐｅｒｆｉｅｌｄ［现
今较通用译名：《大卫·科波菲尔》］）和司蒂芬孙

（ＲｏｂｅｒｔＬｏｕｉｓ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现今较通用译名：史蒂文
森］）的《宝岛》（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Ｉｓｌａｎｄ［现今较通用译名：
《金银岛》］），并说“我十几岁学英文的时候念熟

了它们。而且《宝岛》这本书还是一个英国教员

教我念完的。”（巴金：１９８３：３２２）这两本书并且成
了巴金创作中一人称叙事手法的“启蒙老师”。

巴金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令人沮丧的遭

遇，某种程度上，反倒成了一件或可说促成其理想

人生的好事：“这件事情竟然帮助我打动了继母

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
!

弃了学业同三哥一

路到上海去。”（巴金，２０１０：７３）
１９２３年５月（农历四月初），十九岁的巴金同

三哥李尧林，乘船离开故土成都，经由重庆而至上

海。此后八十多年，少有再回成都。

巴金在《家庭的环境》一文中记述了自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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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巴金祖父李镛，生年不详，卒于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９日（农历己未年十二月三十日）。曾为官多年，自印有《秋棠山馆
诗抄》。

此处见巴金：“家庭的环境”，《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５月，第７２—７３页。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上海文化
生活出版社版《忆》里“家庭的环境”该处相应内容较为简略。

此处“［……］”为本文作者省略。

此处“十九岁”之说估计比实际晚了一些，据李存光教授的推断，“巴金直接读英文小说应在十八九岁时（按实际

年龄应是十七八岁）”。———引自２０１２年６月４日（２０
!

４１）李存光教授致笔者邮件。



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地离开“旧家庭”，（巴金，

２０１０：７３）离开家乡时的心情：

一个理想在前面向我招手，我的眼前是一片

光明。我怀着大的勇气离开了我住过十七年的

成都。

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

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的刊物，并且在刊物上

写了下面的两个短句作为我的生活的目标了：

奋斗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

（巴金，２０１０：７３）

是的，怀揣着那份崇高的梦想，期盼一个美好

的世界就要随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的巴金，几乎

是没有多余留恋地将封建专制代表的“家”抛在

身后，乘风破浪，从成都到上海，从上海到法国小

城沙多—吉里（ＣｈａｔｅａｕＴｈｉｅｒｒｙ）；从翻译到创作，
从翻译创作到编辑出版；从民主革命到抗日救亡，

从沉郁的“旧”社会走向烈焰滚滚的“新”社会；从

追求大众的幸福到自身难保，从追求独立自由到

十年为“奴”，到再变回为“人”，而重拾理想，重新

拿起那支控诉与批判的翻译家与作家的笔，在

《往事与随想》（ＭｙＰａｓｔａ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ｓ）和《随想
录》中，再度走向生命的辉煌。

六、结语

特定的家庭经历，造就了温柔而敏感的巴金

大爱无边与嫉恶如仇的个性；单纯梦幻的天性，成

就巴金为理想而矢志不移；热情喷发的内秀性格，

驱使巴金为了理想奔走呼号，自少年而至暮年，那

份热情从不曾湮灭。

五四运动的新思想，让巴金第一次接触到外

面广阔的世界，和如火如荼的思想与革命运动。

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理想，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

理想，从此定格巴金毕生的理想与追求。巴金用

他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在母语创作的同时，以一个

战斗的翻译家的姿态和勇气，从民主革命至抗日

战争，至国共内战，至“十七年”，至“文革”，而至

相对宽松的１９８０年代及之后的二十余年，虽然有

过时代的变迁，有过种种挫折打击，理想有过延

宕，理想的具体形式有过嬗变，但那份理想的精神

实质却从不曾改变，那份安那其理想的悲悯情怀

却从不曾衰减，直至肉体生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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